
妻子跟我冷战， 我为她
订购了一束鲜花， 并叮嘱卖
花人在卡片上写： “我很后
悔， 我爱你！”

但鲜花送到妻子手里
时， 她更加生气了。

我 看 见 卡 片 上 写 着 ：
“我很后悔我爱你！”

董行 （西藏）

曾经因为工作配合上的失误，
我与同事小何产生了口角。

在后来的一段日子里， 我们彼
此不搭理对方， 路上遇见了， 也视
若无睹。 又仿佛是老天不给我们和
解的机会， 上级安排他去了别的部
门工作。 当他离开的时候， 我们执
拗地没有握手、 道别。

很快地， 我将这一场不愉快忘
记得一干二净。 只是偶尔低头看见
办公桌上台板下的那张合影， 上面
的我和小何肩并肩地站着， 我还俏
皮地举起我的右手， 用食指与中指
摆出一对兔子耳朵的造型， 放在了
他的头顶上。 在这个时候， 我感觉
到有一丝惋惜， 为我们曾经的友谊。

有一天， 我去小何所在的部门
办事。 当我骑着车子， 即将进入大
楼大门的时候， 看见了一位熟人，
也正骑着车子从里面出来， 我友善
地朝他微笑， 他亦还我以微笑。 就
在我将视线慢慢地从他身上转移，
再往前看的时候， 我看见了小何也
正骑着车子出门。 我刚刚给予那位
熟人的微笑似乎因为时隔不久， 还
没有完全收敛 。 加之他俩一前一
后， 只隔了几米的距离， 也或许是
小何看见了我的微笑， 以为是我给
予他的。 总之， 我万分惊异地看见
了小何在对我微笑。 于是我也朝他
微笑。

临近下班的时候， 小何打来了
电话， 说同事一场， 好久没有聚聚
了， 让我把以前在一起集体办公的
同事们都叫上， 晚上叙叙旧。

席间， 我与小何坐在了一起，
估计我们之间的对话超过了其他人
的总和。 同事们看见这些， 也为我
们高兴， 正好打着幌子敬我们酒，
连说 “恭喜恭喜”。 我和小何互相
搂着肩膀， 谈起了很多的往事， 他
说起了下午的那个微笑。 他说， 我
们怎么还像孩子一样， 这么小心眼
呢？ 要不是你下午主动给我一个微
笑， 我还不准备跟你和解呢。

听了小何的话， 我知道了我的
猜测并没有错， 只是我没有对他说
起———其实， 那个微笑是给别人的。

外面， 天空阴霾， 暴雨声声，
回想起那个歪打正着的微笑， 我的
内心充满了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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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岁的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眼科退休副教授徐立， 生前爱岗敬
业， 救人无数， 几十年如一日， 默默地助学行善， 自己却一贫如
洗。 前不久徐老因病去世后， 遗体捐给了湘雅医学院， 供医学解剖
学习。 徐老的先进事迹感动了无数人， 本期我们特刊发该院眼科李
怡萱医生的追思文稿， 以表达对徐老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

———编者

我们可亲可敬的徐立老师离开 1
个多月了， 每当回忆起徐老， 我不
知不觉就红了眼眶。

第一次见到徐立老师是在 2010
年。 那时我是一名实习生， 几乎每一
天的同一个时间， 徐老准点出现， 简
朴的衣服， 旧旧的布手袋， 撑着助步
器缓缓走进病房， 笑呵呵地跟大家打
招呼。 我很好奇， 向科室里的老师一
打听， 才了解到这竟然是眼科退休的
老教授， 更加意想不到的是， 老师们
告诉我， 徐老几乎将自己的积蓄都捐
给了贫困的学生们， 资助他们读书。

我忘不了第一次走进徐老家中时那
令人震惊的景象： 狭小的空间， 昏暗的
灯光， 一把旧椅子， 一台小电视， 堆积
的旧报纸……眼前的一切像是几十年前
的黑白片。 我真的不敢相信他的生活竟
然这样清贫。

长沙的夏天闷热难耐， 我很难想象
徐立老师是如何在他那小屋里度过的。
我问他： “这么热， 您在家里吹电风扇

了吗？” 他告诉我： “我年纪大了， 不能
吹电风扇， 容易生病。 我打算买一台空
调。” 过了几天， 我在银行碰见了徐老：
“徐老， 空调买好了吧？” 他却摇头说：
“不买空调了， 孩子们要开学了， 我
要给他们寄学费。” 他口中的 “孩子
们” 就是那些素不相识的贫困学生。

今年 8 月 23 日， 徐老去世了。
这位天天来医院 “检查工作” 的老
教授去世了， 以至于我们的内心深
处都无法接受这个噩耗： 他像是我
们呼吸的空气， 简单、 熟悉、 纯粹，
无处不在。 在那个简朴的追悼会上，
我抬起眼皮， 看见徐老瘦弱的遗体，
却不敢再多看一眼。 我忽然才明白：
这个瘦小坚强的身影、 这张乐呵呵的
笑脸和熟悉的声音， 再也回不来了。

医院成立徐立老师生前事迹汇报
团之后， 作为成员之一的我在收集徐
老生平资料时才发现， 这位慈祥的老
人用无比坚强的意志支撑了一生： 他
的住房简陋， 生活清贫， 面条、 青菜和

偶尔几个鸡蛋构成了他每日三餐的所
有； 他几近苛刻省下生活费， 把积蓄全
都捐给了贫困学生和需要帮助的人； 他
用自己的钱购买眼科著作捐给科室； 他
严格带教学生， 要求出国留学生一定要
回国做贡献。 徐老退休之后， 他每天都
要来医院看看， 病房中 70岁以上的老
人和 12岁以下的小孩儿， 他都要来探
望； 出于为病人着想， 他提议将单人间
病房改成多人间； 他为一位老人看过一
次病， 终生免费为他服务。 每当小学放
学， 路上有车不让道时， 他总是站在路
中央挡着， 保护小学生们的安全。 徐老
更是在生前立下遗嘱， 将自己的遗体捐
献给医疗事业。

徐老师走了， 徐老师真的走了
吗？ 当运送他遗体的灵车缓缓驶出
我们的视线， 开往徐老生前写下遗
嘱时交待过的湘雅医学院解剖教研
室时 ， 我们都对着灵车哭着挥手 ，
如同每天和他见面又分手时一样 ，
道一声： 徐老师， 您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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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萱 （湖南）

无限怀念

歪打正着的微笑
都德龙 （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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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电视台的播音员在
播报新闻时喜欢创新， 经常
闹笑话。 有一回， 播报的新
闻中有 “飞机在空中盘旋一
周后离去” 的内容， 她自以
为是地把新闻用词 “口语
化”， 只听她说 ： “飞机在
空中盘旋一个星期后离去！”

新闻导播和在场的工作
人员差点晕倒……

在我居住的小区里， 每天都能看
到这样一幅温馨的画面： 一个操着外
地口音的男子， 骑在一辆破旧的三轮
车上， 车上坐着他的媳妇和孩子， 那
个小男孩也就三四岁的样子， 大大的
眼睛， 很是可爱。 男子性格开朗， 常
常哼唱流行歌曲， 女子温柔漂亮， 总
是一脸的微笑。 虽然是寄居在都市
中， 以收废品为生， 可他们一家三口
人， 有说有笑， 很开心， 很快乐。

以常人的眼光来看， 他们背井离
乡， 漂泊在外， 风吹雨淋， 有时还遭
人白眼， 无幸福快乐可言， 可从他们
身上， 我丝毫看不出这样的想法。 他
们带着朴素的理想， 带着乡下人的坚
韧， 勇敢地闯进了都市， 在都市的一
隅， 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找到了自己
的快乐， 找到了自己的财源。 他们是
可敬的， 他们不偷不抢， 凭着自己的
力气和汗水， 在都市中生存。 他们的
要求并不高， 他们做的事， 都是都市
人不屑去做的事， 他们这种奉献精
神， 他们这种乐观精神， 不值得我们
都市人敬畏吗？

其实， 一个人快乐与否， 并不在
于他所处的环境， 也不在于他是否拥
有万贯家财。 只要他热爱生活， 内心
充满阳光， 有一颗平常心， 那他就能
在生活中找到幸福， 在精神上找到快
乐。 分布在都市各个角落的乡下人，
就是这样快乐的音符。

■医生手记

■杏林茶座

快乐的音符
唐英 （云南）

盘旋一星期 我很后悔

■幽默一刻


